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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者对那成就第十至第十六节之历史的应用,认定那立定异象的罗马是在公元前200年来
到的,此年亦为帕尼恩之战之年;而我则主张,在2025年,随着特朗普与教宗利奥的就职,罗马到
来并立定了异象.2025年乃教宗与总统在同一年就职的唯一一次.2025年,那兽及其像被高举
,凡愿意看见的都能看见.不同于先驱,我所运用的是经节的次序,而非最初成就这些经节的历
史.我认可那段历史,但我是以经节之中的次序为历史的框架,而不是以历史来界定经节的框
架.我主张这两种取径皆为准确.

马加比革命
我以类似的方式应用马加比的这条线索.公元前167年的马加比起义远在公元前200年的帕
尼翁之战之后,亦远早于公元前63年庞培攻取耶路撒冷之前.自第十六节起,这条线索以公元
前63年庞培将军征服耶路撒冷为开端,继而延展至提比略该撒——即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在位
者.十字架与提比略皆在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有所呈现.

必有如洪水的军兵从他面前被冲没,并被折断;连盟约之君也必被折断.但以理书11:22

第十六节所述公元前63年庞培将军征服耶路撒冷,以及第二十二节所述公元31年的十字架,
标示出一条预言线,此线始于一个星期日法令的象征,并终于一个星期日法令的象征.第二十
三节在段落中构成一道分隔,因此将第二十二节标示为自第十六节开始的该预言线之终点.与
此线在第二十二节处明确结束并行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第二十二节乃是与第十六节所代
表相同路标的象征;由此提供阿拉法与俄梅戛的见证,表明第十六至第二十二节构成一条独特
的预言线.

此外,还应注意,第十五、十六节标志着从塞琉古帝国向罗马权势的过渡;可见从第十五节的
塞琉古帝国至第十六节的罗马权势,叙事的连贯性出现了断层,而第十六至第二十二节的脉络
则明显被孤立为一条单一的预言线.第十六节引入了下一股将主宰犹太地的权势,从而如同第
二十三节一样,标志着预言历史的一个过渡.这条预言线首尾皆以星期日法令之象征为记,并
在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结束.

史密斯与三位凯撒
第十六节与第二十二节同样代表星期日法令,这一事实要求将这两节经文彼此对齐.尤赖亚·
史密斯就第二十三节加以评注,并解释为何该节所代表的是一段起源更早、可上溯至先前诸
节历史的历史,而非紧接第二十二节所述十字架之后的历史.

‘第23节.与他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他必上来,并以微小的民成为强盛.’

此处所言与之立盟的那位“他”,必为自第14节起该预言所论述的同一权势;而这权势乃
罗马权势,业已在该预言于三位人物身上的应验上被无可争辩地证实,如前所述,他们先后
统治罗马帝国,即尤利乌斯·该撒、奥古斯都·该撒与提比略·该撒.其一,凯旋而归,转向本地



的坚固城,却绊跌仆倒,不再寻见.第19节.其二,是一位征税者;他在国的荣耀中执政,他的死
亡既非因忿怒,亦非因争战,乃在床榻上安然而逝.第20节.其三,是个诡诈之人,品格卑鄙至
极;他平平安安地取得国位,但其统治与性命皆以暴力而终.并且在他在位之时,立约之君
——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十字架而致死.第21、22节.基督再不能被折断或再被致死;
因此,在其他任何政权、任何其他时候,我们都找不到这些事件的应验.有人试图将这些经
文归诸安提阿古,并把犹太的大祭司中的某一位视为立约之君,然而他们从未被如此称呼.
这与那种企图将安提阿古的统治当作但以理书第八章“小角”之应验的论证同属一类;
其意图亦相同：要破坏那条宏大的证据链,凭此证据链所表明者,乃复临教义即是圣经的
教义,并且基督现今已在门口.然而,这些证据不可推翻;这条链不可断绝.

“先知既已借着帝国中的世俗事件,引领我们直到七十个七的终结,便在第23节把我们带
回到罗马人借着公元前161年犹太人的盟约而与上帝子民直接发生联系的时候;从这一点
起,我们随后便沿着一条直接的事件脉络,被带到教会最后的得胜,以及上帝永恒国度的建
立.犹太人因受叙利亚诸王极其严酷的压迫,便差遣使节往罗马,求罗马人施以援助,并与他
们结成‘和睦与同盟之约.’«马加比一书»8章;Prideaux, II, 234;Josephus’s
Antiquities, book 12, chap.10,
sec.6.罗马人听了犹太人的请求,便赐给他们一道诏令,措辞如下：—”

“关于与犹太民族订立援助与友好之盟约的元老院决议.凡受罗马辖治之人,不得对犹太
民族发动战争,亦不得资助发动战争者,无论以输送谷物、船只或金钱为之;若有对犹太人
之攻击,罗马人当尽其所能援助之;又,若有对罗马人之攻击,犹太人亦当援助之.若犹太人
意欲就此援助之盟约有所增补或删减,须经罗马人之共同同意而行.凡据此所作之增补,皆
具有效力.” “此项决议,”Josephus说,“系由John之子Eupolemus与Eleazer之子Jas
on所撰,于Judas为本民族之大祭司、其兄Simon为军队统帅之时.此乃罗马人与犹太人
所缔结之首个盟约,其办理即如是.”

当时,罗马人不过是一个势力微小的民族,并且开始行诡诈,或以狡猾行事,正如该词所意指
的.自此起,他们以稳健而迅速之势步步上升,直至达到后来所取得的权势高峰.
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第270、271页.

第二十二节中的十字架,不仅以一个同样也出现在该线起点的象征为这条线作结,紧接着的下
一节还回溯至十字架之前的历史,约在帕尼翁之后三十年,并在罗马征服耶路撒冷之前约一百
年.史密斯在此将“犹太人之盟约”这一路标定为公元前161年,其他先驱则定为公元前158
年.我此处所关注的重点并非年代本身,而是第十六至二十二节所呈现的是一条预言历史的线
,其中星期日法令既是这条线的阿尔法,也是其俄梅伽.及至第十六至二十二节的这条线被阐
明之后,第二十三节便对该线之内的历史予以重复并扩展.第二十三节所代表的这条预言历史
,是马加比的历史,而马加比的历史与美国的历史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行对应.

两朝
马加比运动是一场反抗塞琉古王国的起义,此起义始于安条克四世·以皮法尼斯在位期间.这
场起义的对象是北方的塞琉古王国,并以胜利告终;其胜利促成了在其后那个最终导致公元7
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时期中,两个犹太王朝之一的兴起.第一个王朝是哈斯蒙王朝,第二个是希
律王朝.希律王朝是在脱离北方塞琉古王国之后出现的第二个犹太政权.它与罗马体制有直接
的关联;相较之下,先前的哈斯蒙王朝在本质上是犹太的.哈斯蒙王朝始于公元前141年;公元
前37年希律王朝建立,并延续至公元70年.



这些王朝代表着犹太的政权——那古代且按字义的“荣美之地”.马加比起义发生于公元前
167年至公元前160年.公元前164年,马加比家族将安提阿古·伊庇法尼斯逐出耶路撒冷,并在
他亵渎圣殿之后洁净并重新奉献了圣殿;然而直到公元前141年,北方的塞琉古势力才被完全
击败,哈斯蒙尼王朝遂肇始.

希律王朝是这条线索的关键,因为在耶稣诞生之时,下令屠杀婴孩的是大希律,而在耶稣去世
时掌权的则是他的儿子.大希律是父亲,他在犹太地作王;但他的儿子不过是分封的王,也就是
只统治王国的四分之一,更像总督而非君王.因此他缺乏相应的权柄,致使他必须求助于彼拉
多,才能将基督钉上十字架.耶稣的诞生,在他预言的脉络中,是“末时”;而他的死亡则预表星
期日法令.起首的希律预表1989年,末后的希律则是星期日法令.从父希律到子希律,构成基督
的预言脉络.

马加比家系的开端,乃是一场对一位北方之王所发动并取得胜利的起义;该王曾将其希腊的风
俗、文化以及希腊宗教强加于犹太人.哈斯蒙尼王朝的开端预表了1798年.你或许会问,为什
么如此？倘若一个王朝始于预言性的“末时”,正如希律王朝在基督诞生时那样,那么出于预
言上的必然性,另一王朝也当有相同的起点.当我们将基督的诞生视为“末时”之时,这两个
王朝都以末时为始;然而,愚昧人从不看见与末时相关的已开封的亮光.

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如在基督在世的日子里,人们也可能对圣经有误读或误释.若犹太人以
恳切祷告的心研读圣经,他们的寻求就必得着对时候的真实认识;并且不但认识时候,也会
明白基督显现的方式.他们就不会把基督荣耀的第二次显现归诸于他的第一次降临.他们
有但以理的见证;有以赛亚和其余先知的见证;有摩西的教训;而基督也就在他们中间,然而
他们仍在圣经中查考有关他来临的证据.他们对基督所行的,正是先前所预言他们将要行
的那些事.他们是如此心眼昏蒙,以至于不知自己所行何事.

而今,1897年,仍有许多人在做同样的事,因为他们在第一、第二与第三位天使信息所包
含的考验性信息上没有经历.有人查考圣经,要寻得证据证明这些信息仍在将来.他们将这
些信息的真实性聚拢起来,却未能赋予它们在预言史中的正当地位.因此,这等人在界定这
些信息的定位时,有误导民众的危险.他们看不见也不明白末时,亦不知这些信息当安置于
何时.神的日子正以潜行的脚步来到;然而那些自以为智慧而伟大的人却喋喋不休地谈论
“高等教育”.他们不认识基督复临的征兆,或世界终结的征兆.保尔森文集,423、424.

将基督的诞生界定为“末时”,并因此把它视为将马加比的脉络带入末后之日之现今真理语
境的关键,这乃是使基督成为该段经文之正中心,而这亦可作为此种应用之有效性的证据.

马加比这条历史线索阐明了属灵的荣美之地,而这一阐明起始于这样一个时期：荣美之地的
子民脱离北方王的政治与宗教辖制.促成哈斯蒙尼王朝的马加比起义代表1776年,而由马加
比所完成的那场反对北方王的起义则代表革命战争.自1776年至1798年的二十二年,代表那
场导致哈斯蒙尼王朝的马加比起义;在1798年的末时,该王朝兴起,并延续,直到在1989年的
末时希律王朝开始.希律王朝延续至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

在这条历史线中需要认识的要点有二：其一,它所呈现的是古代的荣美之地,作为对现代荣美
之地的预表;其二,它起始于自第十六节展开的一条历史线,在那里罗马首次征服荣美之地,从
而界定了此线的首要主题.第十六至第二十二节所构成的这条线代表荣美之地,其背景是不久
将至的星期日法令.这条线也代表影响两朝政权的两类敬拜者.撒都该人人数较少,但在两个
王朝时期通常掌控犹太的宗教与政治体系.宗教体系由祭司团治理,而该祭司团亦受撒都该人



和法利赛人的影响.哈斯蒙尼王朝与希律王朝的政府同样受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影响,而
这两个王朝预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自17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代表两种政治倾向的党派,其区别在于他们在奴隶制度问题上的立场.民
主党人主张奴隶制,共和党人反对奴隶制;二者共同与美利坚合众国宪政政府的政治机制互动
.该政府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述的地上之兽,而地上之兽的外在历史由其共和之角所表征,
内在历史则由其新教之角所表征.两角在兽身上彼此分离,因为这兽就是那将国家之角与教会
之角加以分隔的宪法;然而它们却一同穿行于历史.共和之角有两种影响力,或赞成、或反对
奴隶制;新教之角亦有两种影响力,或支持第七日的安息日,或支持太阳的第一日.

在帕尼翁之战约后三十年,马加比人将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界定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
此后约一百年,当耶路撒冷被攻取之时,第十六节得以应验,作为十字架的预表.犹太是罗马在
夺取世界统治的过程中所征服的三重障碍中的第二个.庞培将军于公元前65年征服叙利亚,
又于公元前63年征服犹太.奥古斯都·凯撒则于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之战中征服第三个障碍.
这一段历史在第十六至二十二节的经文线索中得到呈现.

至十字架之时,马加比的历史已延续将近二百年.尤赖亚·史密斯指出,第二十三节中由与犹太
人结盟所代表的那段历史,应当与一个历史起点对齐,而该起点比第二十二节所述十字架的历
史早将近二百年.第二十二节的十字架历史必须与第十六节对齐,因为第十六节同样是星期日
法令.这就意味着,马加比这条历史线——亦即犹大之荣美之地的历史——其起始远早于第
十六节的星期日法令.

当我们明白米勒派的历史阐明了十四万四千人的历史时,我们便可以把米勒派在1798年的终
结之时,与十四万四千人在1989年的终结之时对应起来.这样做时,我们就是将第一位与第二
位天使的历史,与第三位天使的历史加以叠加.1798年与1989年乃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
十节之历史的阿尔法与俄梅伽路标.

第四十节始于“末时”,这一点不难证明即为1798年;并且在正确理解之下,1989年苏联的崩
溃应验了第四十节,而那一应验亦是“末时”.在一节经文中出现两个“末时”,且该节经文
所在的章亦载有马加比的脉络.引发哈斯蒙尼王朝的马加比起义,代表自1776年直到1798年
的二十二年.1798年,哈斯蒙尼王朝开始;1989年,希律王朝开始.

«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节指向1989年,而第十六节则是主日法令.在这些经文中的历史脉络,
表征三场战役、南方王的一次覆灭,以及罗马进入预言史.其内亦包含两大王朝的脉络,用以
预表«启示录»十三章那从地里上来的兽所发生的转变：它“有两角如同羊羔,”并且“说话
好像龙”.依次而言,第一犹太王朝是羊羔,第二罗马王朝是龙.第一个王朝是犹太的,第二个是
罗马的.无论是犹太还是罗马,那地上之兽都有两角.

犹太王朝代表新教之角,罗马王朝代表共和主义之角.两角在预言上亦具有二分的结构.撒都
该人和法利赛人为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相对于反奴隶制的共和党）提供了框架;同时也呈
现愚拙的童女与聪明的童女相对的二重分划.法利赛人作为愚拙的童女,在第一次失望时被清
除;而撒都该人则在第二次洁净圣殿时被清除.法利赛人如同撒狄教会,自称有生命之名,却是
死的,故先被清除;随后是撒都该人,他们否认神的能力,并否认半夜呼声的能力与信息.撒都该
人是正被越过的立约之民;撒都该人是那些满足于良好情绪之感觉的人.



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所宣告的基督降临,被理解为由新郎的来到所表征.因着宣告祂即将来
临而兴起的普遍改革,与童女的出去相对应.在这个比喻中,正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那
个比喻一样,所描绘的是两类人.众人都拿着他们的灯——就是圣经——凭着它的光出去
迎接新郎.然而,‘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而‘聪明的拿着灯,又在器皿里带着油’.
后一类人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就是圣灵使人重生并光照的大能,使祂的话成为他们脚前
的灯、路上的光.他们出于对神的敬畏,查考圣经以求明白真理,并恳切寻求心灵与生活的
清洁.这些人有个人的经历,并对神及其话语有信心;这信心不会因失望与迟延而动摇.另有
些人‘拿着灯,却不预备油’.他们出于一时冲动而行动.那庄严的信息曾激起他们的惧怕,
但他们倚赖弟兄的信心,满足于善良情感闪烁不定的微光,而对真理并无透彻的认识,心中
也没有真实的恩典工作.这些人带着对即刻赏赐的盼望出去迎见主;但他们并未为迟延与
失望作好预备.当试炼临到时,他们的信心就衰退,他们的灯也昏暗下来.«大争战»,393.

无论政治抑或宗教,这两类皆在午夜危机之时联合起来,反对智慧人.话虽如此,我们在本文开
篇即提出一点：我对第十四节的应用,是依据它在经文脉络中的位置,而这与诸节所呈现的历
史次序相矛盾.我在第二十三节的安置上也采用同样的逻辑.“路标”的安置应当与其历史应
验相对应.马加比时期犹太人与罗马所立的盟约,界定了该节应当被应用的历史点位.第十四
节中的“劫掠者”,他们使异象得以坚立之事发生在公元前200年,正是帕尼翁战役之年;然而
,那场战役与这些“劫掠者”乃是两个不同的象征.

“强盗”成为叙事的一部分,并非为要与帕尼恩之战的日期建立直接联系,乃是为要指明他们
与那位即将被安条克击败、且已然衰弱的五岁埃及统治者所建立的关系.他们不愿见到埃及
小麦输入罗马帝国遭到中断.罗马与那位脆弱的五岁埃及王之间的先知性关联,正是该节经文
的主题.那一干预所指认的,是随普京企图使乌克兰教会如同1989年以前那样再度隶属于俄
罗斯教会之后而来的余波之后果.那一企图开启了其南方王国渐进的衰亡;而当普京如同托勒
密一般死去,或如乌西雅与拿破仑一般以某种方式被放逐时,他便在先知性的意义上被除去,
其国度遂由一系列较不称职的领袖加以操持.随后,在那位五岁王的时期,教廷罗马为保护其
利益而出面干预,而其利益即是乌克兰教会.

教皇制度并未在俄罗斯或乌克兰的东正教之间选边站;她正与各方周旋,旨在使一切宗教团体
归服于她的权柄之下,正如以赛亚书第四章所描绘的那样.

到那日,七个妇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要吃自己的饼,穿自己的衣服;惟求你许我们归
你名下,以除掉我们的羞耻.到那日,耶和华所发的苗必华美而荣耀;地的出产必卓越而秀美
,归于以色列逃脱的人.到那时,凡留在锡安、存于耶路撒冷的,连一切记名于耶路撒冷活人
册上的,都必称为圣.以赛亚书 4:1-3.

教皇制度掌控一切宗教团体,其表征为七个妇人,意指一切教会.此七个教会愿被称为“大公
”（意为“普世”）,他们显然并非神的子民,因为他们意欲穿自己的衣服.凡愿意穿自己属
人衣服的一切宗教团体的联合,乃发生在“耶路撒冷必称为圣”之时;也就是耶和华的枝子由
老底嘉的子民转变为非拉铁非的子民之时;而正是在那时,教皇制度成为一切宗教团体之首,
并且同时也被立为一切政治团体之首.

1989年,乌克兰教会乃是北方之王席卷苏联的象征,普京将图恢复昔日的臣属关系,并在额上
得麻风,且开始一场针对拒绝其要求之宗教的迫害.那场迫害发生在托勒密本国,在亚历山大
城,因此,俄罗斯境内受罗马影响的诸教会将成为普京的目标,并成为他的终局.当特朗普为帕



尼翁之战作预备之时,他与那位软弱的埃及幼年王之保护者之间的公开关系,于2025年被识
别出来.那在公元前200年保护埃及幼年王的罗马权势,届时将不再保护这位幼年王;她将帮助
终结这位幼年王.罗马在公元前200年作为埃及保护者的身分,预表罗马在帕尼翁之战中作为
埃及毁灭者的身分.

米勒派信徒
米勒派并未看见三个罗马权势,他们只看见了两个,然而他们所传讲的仍是真理.以安提阿古
为象征的预言逻辑,使我们得以将第十四节应用于先于第十五节的历史,即便最初应验这些经
文的历史将第十四节与第十五节都置于公元前200年.我主张第十六节所指的是即将到来的
星期日法令,第十四节对应2025年,而第十五节则是尚未来到的帕尼翁战役.安提阿古证明这
三场战役构成一条预言线,因为他在三场战役中皆在场;他也证明了我所断言的这一点：当以
“经上加经、律上加律”的方法按正意分解时,这些经文在末时的应用是成立的.

安提阿古出现在三场战役之中;而在末后的日子,他在1989年（里根与美国）与2014年（泽
连斯基与乌克兰）分别代表教皇制的代理势力;至于帕尼翁之战,则与1989年相同,因为耶稣
总是以起初预表结局.罗纳德·里根已经死而入土,因此安提阿古的历史见证与米勒派的理解
相符,但须受制于“律上加律、例上加例”的应用法则.这些经文中最后的教皇制代理势力是
特朗普,尽管从历史上看安提阿古出现在全部三场战役中.为应验第十三节,特朗普必须在第
二次选举中落败,因为在第十三节他“归回”,比以往更为强盛,强到足以承受一颗穿耳的子
弹;而耳朵与右手拇指、右脚大趾,正是祭司受膏时当以血抹之处.

里根预表了特朗普,因为自1989年的末时起,他是最后八位总统中的第一位.林肯预表了特朗
普,因为他是第一位共和党总统.林肯被与罗马结盟的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刺杀,而里根及
其天主教方面的对应者约翰·保罗二世都曾在刺杀未遂中幸存.特朗普在2020年遭政治暗杀,
那场被窃取的选举应验了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随后在2024年,他复活,应验了同章第十一
节.

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胜过他们,将他们杀害.……
过了三日半,从神来的生命之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立起来;凡看见他们的人都大大惧
怕.启示录 11:7, 11.

特朗普的复活乃第十三节所称的“归回”,并且也与罗马的一个特征形成了平行,因为罗马是
“那出于七者的第八”,而特朗普乃罗马之像.

那曾在、今不在的兽,他自己是第八个,却是那七个中的一个,并且要归于沉沦.启示录
17:11.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使他成为自里根以来的第八位总统;又因他先前亦是第六位,故特朗普与
教皇制度相一致,乃“第八位,却是那七位中的一个”.数字八是复活的象征,这强调他作为教
皇制度的形象,必须受过致命的伤并得以医治,方能“回归”.

我看见它的一个头仿佛受了致命的伤,那致命的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惊奇,跟从那兽.启
示录 13:3.

当那致命的伤得了医治时,世界便“希奇地跟从那兽”;而当特朗普在2024年作为那“属七
而为第八”者而复活时,他“归回”,全世界都希奇地跟从他.



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
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
也看见了.启示录 11:11, 12

特朗普在2024年的选举中“回归”,继而于2025年,他与教宗良二人皆就职.耶稣向凡愿意看
见的人发出直接而公正的警告.

所以,当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引起荒凉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时,（读的人应当明
白.）马太福音 24:15.

马可或许表达得更清楚一些.

但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使荒涼的可憎之物立在不當立之處（讀者當明白）之時
,凡在猶太地的,當逃到山上.馬可福音 13:14.

“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在其三个阶段中皆指罗马.异教罗马、教皇罗马与现代罗马,各自都
是给上帝子民的警戒之象征.当罗马进入“圣地”,或处在其“不当在之处”时,这一警戒便
当被辨认出来.“荣美之地”在圣经中即为圣地,而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属灵的荣美之地.

耶和华必以犹大为他在圣地的产业,并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
静默无声,因为他已经从他的圣所兴起.撒迦利亚书 2:12-13

当你看见罗马站立在圣地时,主正最后一次拣选耶路撒冷为祂的约民.当作为八位总统之首的
里根与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达成秘密联盟时,这就代表着自1989年末时以来的第八位、也是
最后一位总统与罗马的公开结盟.俄梅戛符号常常颠倒阿拉法符号的属性.

2025年教宗利奥与特朗普的就职,表明«启示录»第十三章之海兽与地兽之间存在一种公开
的关系.由里根与约翰·保罗二世之秘密同盟所预表的、特朗普与利奥转为公开同盟的这一反
转,表明：在公元前200年应验第十四节的那位埃及幼王所获得的支持,在末后的日子里代表
着支持的缺失.

2025年确立了外在的奠基性异象或预言,因为它将罗马举显为一则关于罗马的警戒;而这警
戒乃由但以理以“那行毁坏可憎的”的象征所指认.关于“那行毁坏可憎的”的警告,先于由
“荒凉”所表征的毁灭而发生.在塞斯提乌斯围攻耶路撒冷之时,这一警戒体现在罗马权柄的
旗帜被竖立在圣所的神圣范围之内.凡看见、明白、顺从并离城的人,在围攻再度发动时都得
蒙保全.他们看见了罗马的警戒记号.那些从与世妥协的别迦摩教会以及其后的推雅推喇教会
中分别出来的基督徒,在看见那不法之人安坐在神的殿中时,便逃到旷野.这些见证指认了但
以理所言、关于末后之日“那行毁坏可憎的”的一则警戒.

我们屡次指出,1888年是凯斯提乌斯之围,而星期日法律危机的结局则是提多之围.19世纪80
年代的布莱尔星期日法案,连同当时若干南部州所实施的星期日法律,构成了凯斯提乌斯的警
告,并且也在怀爱伦姐妹关于乡村生活的劝勉上划下了分界线.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她的劝
勉是,将来我们需要迁居乡间;但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乡村生活则是理当已经付诸实行的事.
19世纪80年代所讨论、旨在推进教皇权势之权威记号的布莱尔法案,其所发出的预警记号,
预表了9/11时的«爱国者法案»,因为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在这两段历史中都曾显现.



9/11 是塞斯提乌斯把他的权柄安置在本不该安置的圣地中的警告,因为在 9/11
之时,罗马法取代了英格兰法.于 2021 年佩洛西审判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被摒弃,并标志着
朝向提多之围困又迈出了一步,而那围困在即将临到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处告终.此围困乃一段
时期.1888 年指向内部新教之角的叛逆,而 9/11 则指向外部共和主义之角的叛逆.那位从荣
美之地来的教宗之就职,与末任总统同年就职,代表着在帕尼翁之战之前“那行毁坏可憎的”
站在不当之地的最后警告.帕尼翁之战直接引向星期日法令与阿克提乌姆之战;阿克提乌姆之
战代表异教罗马第三个且最后的障碍,随后异教罗马至高无上地统治了三百六十年,以应验但
以理书 11:24.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第六与第七国度皆被罗马征服,而现代罗马随后掌权一个象
征性的小时,或象征性的四十二个月.

在第十六节中,庞培——他刚刚征服了异教罗马所面对的第一个障碍：叙利亚——随后又征
服耶路撒冷.庞培扫除了罗马的前两个障碍,而奥古斯都·凯撒在阿克提乌姆征服了第三个.现
代罗马首先在1989年征服南方之王,以应验第四十节,并如第十节所作的预表.随后在星期日
法令之时,现代罗马征服其第二与第三个障碍——先是美国;接着,联合国立刻同意将他们的
国度交给教皇权.异教罗马先借庞培征服两个,然后再征服一个;而教皇罗马则在1989年征服
了一个,随后在第十六节征服其接下来的两个;第十六节也正是标示庞培第二次征服之处.

无论是异教罗马在阿克提乌姆所遭遇的第三个障碍,还是538年以哥特人被逐出罗马城所表
征的第三个障碍,罗马每当克服第三个障碍,便行使至上的统治.

诚然,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什么事也不作.阿摩司书 3:7.

主必定在荒凉临到之前,赐下那在«但以理书»中被称为“那行毁坏可憎的”的警告记号之最
终显现.那警告记号乃是公开的联盟,与在2025年被表征的里根之秘密联盟相对.主不先发出
警告,必不施行惩罚;而«阿摩司书»对于祂向祂仆人所赐之隐秘启示的内容,以及这启示所指
向之对象,言之甚明.

以色列人哪,你们当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所说的话,就是指着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所说
的：“在地上一切宗族中,我唯独认识你们;因此,我必因你们的一切罪孽惩罚你们.”阿摩
司书 3:1、2.

阿摩司所针对的,是将受惩罚的上帝所拣选之约民的末后一代,这与以西结书第八章中向日头
下拜的二十五人相一致.阿摩司所呈现的是老底嘉的信息,这就是在活人审判时期、涂抹罪之
工进行之时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阿摩司的警告乃基于双方的联合.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在林中若无猎物,岂会吼叫？少壮狮子若无所获,岂会从
穴中发声？地上若没有为它设下的机槛,雀鸟岂能落在网罗中？网罗若毫无所得,人岂会
从地上把它收起？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惶？城中若有灾祸,岂非主所降的么？阿摩司
书 3:3-6.

關於二人同行如同一人的警告,是置於在地上捕捉鳥雀的羅網之語境中.鳥象徵宗教團體,而
在«啟示錄»中,教皇制是各樣污穢可憎之鳥的囚籠.

他用大而有力的声音呼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她已成为鬼魔的居所,各
样污秽之灵的囚所,并各样不洁可憎之飞鸟的牢笼.因为万国都饮了她淫乱烈怒之酒,地上
的列王与她行淫,地上的商人也因她奢华的丰盛而致富.”启示录 18:2、3.



笼中之鸟是被擒之鸟;当一个国家与罗马之淫妇行淫时,它便成了被擒之鸟;而那被高举于一
切其他预言中的诸鸟之上的那只鸟,就是那势力,其三重之家业已建成,并在星期日法令之时,
于她的处所——示拿,即巴比伦——得以确立.它就是在1798年受致命之伤的那只鸟,或者如
撒迦利亚所言,在其篮子上覆以铅盖,但随后却被招魂术与背道新教之鸟所举起.

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现在举目观看,看看这出来的是什么.” 我说：“这是什
么？”他说：“这是一个量器出来.”他又说：“这是他们在全地的样式.”
看哪,有一块铅盖被掀起;在量器中间坐着的是一个妇人.
他说：“这是罪恶.”于是他把她扔在量器中间,又把那块铅重压在量器的口上. 我又举目
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风在她们的翅膀里,她们有像鹳的翅膀;她们把那量器抬起,悬在
天地之间.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她们要把这量器抬到哪里去？” 他说：“要在示
拿地为它建造一座房屋;等房屋备妥,就把她安置在那里,放在她自己的座上.”
撒迦利亚书5:5-11

阿摩司所言的罗网从地上捉住那鸟,因为它象征着那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前的联盟,在
其中那地上的鸟被擒获;并且按阿摩司的论述,此联盟乃对处于老底嘉光景的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的责备,因为城中将吹响警戒的号角,而他们却拒绝听见.

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惧怕？城中若有灾祸,岂不是耶和华所行的吗？诚然,主耶和华若不
将他的密旨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便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主耶和华发声,谁能
不说预言？阿摩司书 3:6-8.

那咆哮的狮子,即犹大支派的狮子;当基督封印并解封祂的预言话语之时,此狮子便代表祂.20
25年的公开联盟即是塞斯提乌斯之围;当见本不当并存之二者同行时,抢夺神子民的强盗之
象征便被确立.罗马与新教徒结盟并步调一致,乃自相矛盾,因为成为新教徒之意正是抗议罗
马.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内容.

逃脱网罗为时已晚
“并且当记住,罗马所自夸的,乃是她从不改变.格列高利七世与英诺森三世的原则,至今仍
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原则.倘若她拥有权力,她今日实行这些原则时,必会像过去诸世纪一样
强而有力.新教徒几乎不知道,当他们提议在高举星期日的工作上接受罗马的援助时,他们
所作的是何等之事.当他们一心要成就自己的目的之时,罗马所图谋的,乃是重建她的权势,
恢复她所失去的霸权.只要在美国一旦确立这样的原则：教会可以运用或控制国家的权
力;宗教仪式可以由世俗法律强制推行;总而言之,教会与国家的权威可以支配人的良心,那
么,罗马在这个国家的得胜便已成定局.”

“上帝的话语已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发出警告;若对此置若罔闻,新教世界将只会在为时已
晚、无法逃脱罗网之时,才知道罗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她正默默地增长权势.她的教义正
在立法机关、教会以及人心当中施加影响.她正在堆砌高耸而庞大的建筑物,在其隐秘的
深处,她以往的迫害将会重演.她正以潜行而不被察觉的方式加强其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
、轮到她出击之时达成自身目的.她所渴望的只是一个有利的立足点,而这点她已经在获
得.我们不久将会看见,也会感受到罗马势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凡相信并遵行上帝话语的
人,都因此将招致责难和逼迫.”«大争战»,581.



这个世界正沉沦在邪恶、欺骗和迷惑之中,置身死亡的阴影之下——沉睡,沉睡.谁在为唤
醒他们而心灵痛苦？什么声音能传到他们那里？我的心被带到将来,那时将发出号令：
“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然而,有些人却迟延,没有预备好添在他们灯里的油;
等到为时已晚,他们才会发现,油所代表的品格是无法转让的.那油就是基督的义.它所代表
的是品格,而品格是不能转让的.没有人能替别人取得它.各人必须为自己获得一种从一切
罪污中洁净了的品格.圣经回声,1896年5月4日.

当我看见因缺乏现今真理而垂死的可怜灵魂,又见有些自称信奉真理的人因扣留推进上
帝之工所必需的资财而任凭他们死去,这一幕惨不忍睹,我恳求那位天使将这景象从我面
前挪开.我又看见,当上帝的事业要求他们献上一部分产业时,他们像那前来见耶稣的少年
人（马太福音19:16-22）一样忧忧愁愁地走了;不久那如洪水般泛滥的鞭灾将掠过,把他
们的一切所有都席卷而去;到那时再要牺牲地上的财物、在天上积蓄财宝,就为时已晚.—
—«早期著作»,第49页.

犹大见自己的恳求徒然,便急忙从公堂奔出,高呼：“太迟了！太迟了！”他觉得自己不
能活着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遂在绝望中出去自缢而死.«历代愿望»,第722页.


